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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信仰

——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画像石棺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贺西林

美 国 明 尼 阿 波 利 斯 美 术 馆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藏北魏画像石棺，20世纪早

期发现，传出河南洛阳，现存头

挡、足挡、两侧板，不见棺盖和底

板。该棺画像丰富，雕刻精湛，备

受学界关注（图1）。1939年，日

本学者奥村伊九良最早发表《关于

镀金孝子传石棺刻画》一文，就其

时代及画像风格、内容作了考察。

[1]1948年，Richard S. Davis在

《明尼阿波里斯美术馆通报》上刊

发《一具北魏石棺》一文，简要介

绍了该棺的状况。[2]1995年，巫

鸿在其专著《中国古代建筑和艺术

中的纪念碑性》第五章《透明的石

头：一个时代的终结》中就该棺画

像视觉模式和空间性进行了透析。

[3]1999年，汪悦进发表了《棺与

儒教——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收藏

的北魏画像石棺》的专题论文，从

图像渊源、思想性、空间结构等方

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4]2007

年，黑田彰在其专著《孝子传图研

究》中《再论镀金孝子传石棺——

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館藏北魏石

棺》一节，综合讨论了该石棺。[5]

除上述专题研究外，长广敏雄、加

藤直子、林圣智、罗丰、郑岩、贺

西林、邹清泉、徐津等学者在相关

著作和论文中亦涉及之。[6]近年

来考古新材料和研究新成果不断推

出，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笔者在

共识的见解缺乏有效证据，迷雾重

重。

1931年春，燕京大学容庚、顾

颉刚、郑德坤一行考察了洛阳一些

被盗掘的古墓。郑德坤说：“我们

访古到洛阳时，古董商郭某曾带我

们去看被发掘了的大魏贞景王墓，

有墓志一方已卖与当地长官了。冢

高三丈许，乡人由顶凿穴而入，尽

得圹中器物，由边凿穴而出。”[7]

文中提到墓志，未言葬具去向。

1939年，日本学者奥村伊九

良著文，最早谈及该石棺。说其传

出河南，与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藏孝

图1 画像石棺，北魏，6世纪早期，侧板长约223.5cm，高约61cm，河南洛阳出土，美国明尼阿
波利斯美术馆藏

原有认识基础上，结合近年来的思

考心得，就该石棺的年代及属主、

画像功能及思想性、视觉表征及文

化资源议题再做探讨。

石棺年代及属主

该石棺系盗掘，出土信息不

详。除个别学者存疑外，大多学者

视其为北魏正光五年（524）贞景

王元谧石棺，讨论多基此展开。那

么这种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成立

吗？笔者重新检视了相关材料，梳

理了其形成过程，认为这一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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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棺前后出现于古董市场，数年前

曾有意卖到日本，其他信息不详，

现下落不明。此外，奥村氏获悉上

海古田福三郎藏有该棺拓片。其似

未见石棺原物，听说棺上有金箔痕

迹，故称“镀金孝子传石棺”，并

断为6世纪中期前后的遗物，未言

与元谧有任何关系。[8]

1941年，郭玉堂《洛阳石刻时

地记》记载，魏使持节征南将军侍

中司州牧赵郡贞景王元谧墓志“民

国十九年（1930）阴历又六月十六

日，洛阳城西东陡沟村东北李家凹

村南出土，无冢，与妃冯氏合葬，

妃志亦同时出土，后与宁懋墓中所

出石房同售之外国。”[9]只字未言

石棺。

1948年，Richard S.Davis在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通报》刊发

的《一具北魏石棺》一文中载述，

该馆通过Dunwoody基金会购得

6块浮雕石板，包括墓志、志盖、

头挡、足挡和二块侧板，说其出自

524年北魏将军贞景王墓，是一套

最完整的中国墓葬雕塑组合，文中

附有墓志和石棺照片。[10]该文视

棺与墓志为一套组合，首次建立起

石棺与元谧的联系,但作者没有提

供其同出一座墓葬的任何证据。那

么，这种关联是如何建立的？依据

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966年，明尼阿波利斯美术

馆Anthony M. Clark、Samuel 

Sachs II撰写的《明尼阿波利斯美

术馆1915－1965》一文也提及该

石棺，说该馆中国特藏品包括1946

年入藏的524年北魏贞景王石棺雕

刻。[11]

1987年，黄明兰《洛阳北魏

世俗石刻线画集》也称该棺为元谧

石棺，说其“解放前洛阳出土，

今下落不明，现只存石棺拓片。

拓片封套墨书元谧石棺，其根据待

考。”[12]黄氏所说拓片，何时拓

本？封套墨书何时、何人所题？拓

片及封套现藏何处？皆未交代，情

况不明。

前述大多学者，如巫鸿、汪

悦进、加藤直子、罗丰、郑岩、

邹清泉等在相关讨论中，皆视该棺

为元谧石棺，笔者多年来也持此

观点。少数学者就此持谨慎态度，

1969年，长广敏雄在其《六朝时

代美术研究》一书中就该棺表述

为“无法确证年代，北魏洛阳时

代贵族墓画像石棺，棺盖下落不

明。”[13]2008年，宿白在其《张

彦远和<历代名画记>》一书中表

述为“传正光五年（524）元谧墓

所出孝子棺。”[14]另有学者亦觉

察有疑问，但仍倾向视其为元谧石

棺。2007年，黑田彰在《再论镀

金孝子传石棺——关于明尼阿波利

斯美術館藏北魏石棺》文中，就该

棺与元谧关系的建立过程做了梳理

和分析，看到其中问题的复杂性，

并认识到视其为元谧石棺的依据并

不确凿。但黑田氏最后还是说：

“基于奥村氏的风格分析，并进一

步参考美国及中国学者的观点，笔

者以为该棺可以看作是正光五年

（524）的元谧石棺。虽然我们无

法确定元谧墓志和石棺是否同时出

土，但中国方面视为证据的拓本封

套墨书（笔者未见），确实是有来

由的珍贵遗物。”[15]2015年，林

圣智在《北魏洛阳时期葬具的风

格、作坊与图像：以一套新复原石

棺床围屏为主的考察》一文中也对

该棺的属主做了简要分析。林氏通

过该棺与同时代墓志上畏兽形象的

比较，认为其具正光年间风格，故

推断拓片封套墨书可能信而有征。

[16]

笔 者 也 仔 细 观 察 了 该 棺 侧

板 上 的 畏 兽 形 象 以 及 正 光 三 年

（522）冯邕妻元氏墓志、正光五

年（524）元谧墓志、正光五年元

昭墓志、孝昌二年（526）元乂墓

志、永安二年（529）笱景墓志、

永安二年尔朱袭墓志上的畏兽形

象，发现正光至孝昌年前后畏兽

造型未见明显变化。该棺山石树

木造型与孝昌三年（527）宁懋石

室、永安元年（528）曹连石棺画

像也都很相似。通过风格样式分

析，基本可断定其为正光至孝昌年

（520－527）前后的遗物，但仍然

无法确证它就是元谧石棺。

奥村伊九良听说该石棺上存

有金箔痕迹，故称“镀金孝子传石

棺”。据此有学者认为其似“通

身隐起金饰棺”，[17]断言为东园

秘器，并及之元谧。[18]东园秘器

代表极高的政治礼遇，受赐者皆为

皇室宗亲或勋僚重臣。[19]元谧，

《魏书》《北史》均有传，且存墓

志。可知其为赵郡王幹之世子，世

宗初袭封，曾任幽州刺史、安南将

军等职，正光四年薨，谥曰贞景。

《魏书·元谧传》：元谧“正光四

年薨。给东园秘器……”[20] 可

知元谧葬具确系东园秘器。明尼阿

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雕工精湛，

装饰富丽，很可能出自宫廷匠署，

视其为东园秘器很有道理，但还是

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元谧的东园秘

器。

郭玉堂《洛阳石刻实地记》载

述，20世纪早年其所见洛阳出土北

魏画像石棺4具，属孝昌年间的二

具，即孝昌二年（526）东莞太守

秦洪石棺、孝昌三年（527）章武

武庄王元融石棺，[21]其中元融石

棺为东园秘器。[22]也就是说，20

世纪早年洛阳出土的正光至孝昌年

间的东园秘器不止元谧葬具一件。

《洛阳石刻实地记》记载，民国

二十四年（1935），魏章武武庄王

元融墓志及妃穆氏墓志同时出土于

洛阳城北。穆氏墓志条云：“郑凹

南地路西出土，与元融合葬，两志

同时出土。……又有石椁一具，满

刻花纹，售千八百元，未知彼夫妇

谁氏之椁也。”[23]两人墓志出土

不久售之北平，后入藏西安碑林。

石棺和墓志盖则下落不明。

本文写作过程中，读到徐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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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阳新作《美国藏洛阳北魏孝子石葬具墓主身份略

考》一文，就其相关疑问颇有同感。该文简要梳理了

20世纪早期洛阳北魏画像石葬具的出土、流传情况，

并对现藏美国博物馆部分葬具的属主做了推测。其中

就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作者根据棺上榜

题文字书风、孝子故事选择，并参照近年洛阳出土的

永安元年（528）曹连石棺综合分析，认为称其元谧石

棺或许是个错误，它的实际主人可能是元融。[24]

徐津、马晓阳的理据是否有效，结论是否成立，

暂且不论，但其问题的提出的确值得省思。笔者无意

讨论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魏石棺与元融的关系，只

是想说明当时文物出土、售卖、流传、收藏过程非常

复杂混乱，可能存在陷阱。20世纪早期洛阳大量北魏

墓遭盗掘，出土众多石刻文物，其中不乏棺椁葬具，

而这些葬具大多属主不详，流向不明。从郭玉堂《洛

阳石刻实地记》记载看，当时很多文物出土后都是零

散售卖到各处不同商人和藏家手中，故不排除盗掘

者、古董商把不同墓中出土的文物张冠李戴，打包售

卖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与元

谧墓志是否同出一墓，为一套组合，的确存在疑问，

仅凭信息不详的拓片封套墨书不足以证明之。其为元

谧石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

若没有新的有效证据出现，其属主将始终是一个无法

破解之谜。

画像功能及思想性

该石棺画像儒、释、道思想意涵显而易见。需要

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何要把不同思想观念、宗教

信仰的图像置于一棺之上？是随意拼凑，还是特别经

营？它们之间有关联吗？

我们首先从石棺头挡图像切入。头挡正中雕刻

双凤首尖拱大门，门楣上方雕刻摩尼宝珠、莲花、畏

兽；两侧门墩处各一畏兽。门下方设一桥，桥下莲花

出水，对岸山石林立。门两侧分立执剑门吏（图2）。

门和门吏在中古棺椁上经常可见，传统可上溯汉代，

四川、重庆出土东汉石棺头挡画像或饰棺铜牌上常见

阙门和门吏，偶见“天门”题记，[25]这种图像与早

期神仙道教有关。与汉代不同的是此门非传统汉式阙

门，而是北朝佛教石窟中常见的尖拱门，其尖拱两端

加饰双凤首的造型见于云冈、龙门、敦煌石窟北魏洞

窟壁龛，与同期龙门石窟莲花洞北壁一龛楣极似（图

3）。此外，门上方出现了与佛教有关的摩尼宝珠、莲

花、畏兽。如此，这座门就变得复杂了。再看门下的

桥，桥下河中莲花盛开，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四川成都

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一通6世纪早期的净土变造像碑（图

4）。比照看，该棺头挡上这座桥似乎具有通往净土

世界的意涵。然而桥对面山石林立，似乎又暗示出通

往云崖仙境的寓意。那么，对岸门内的世界是洞天福

地，还是天宫净土？耐人寻味，留给人丰富的想象空

间。 

门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让我们把目光转

向石棺两侧板上部。左棺板前段刻青龙，右棺板前段

刻白虎；青龙、白虎身后各有一只凤凰；再往后靠近

图2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头挡画像（拓片）

图3 双凤首尖拱龛楣，北魏，6世纪早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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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板尾端还各有两个持节乘凤的仙人。棺两侧雕刻青

龙、白虎，是自东汉以来的传统，常见于北魏葬具。

青龙、白虎既是方位神，又是护佑神，同时还是登仙

之蹻，就此《抱朴子内篇》多有载述，[26]《神仙传》

《列仙传》等文献中也见骖龙驾虎、乘云飞升的情

景。可见上述图像皆为本土传统，且与神仙道教升仙

思想有关。洛阳上窑村北魏石棺、曹连石棺两侧板主

题画像皆为仙人驾御和引导龙虎升仙。[27]此外，该棺

两侧板上部还各雕刻一天人、二畏兽、二瑞鸟，空隙

处满布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云气、莲花、忍冬、蔓

草纹样。这些图像和纹样大量出现于北魏石窟，表明

其与佛教有关。吉村怜认为北魏石窟中的莲花是构成

佛的世界的重要因素，象征超自然的化生，体现了往

生净土的思想。并说这种图像和观念影响到北魏墓葬

艺术，巧妙地融汇进了神仙世界图式中。[28]另有学者

专题讨论了南北朝墓葬中的神仙道教和佛教图像，认

为莲花、摩尼宝珠、化生等图像意在营造净土世界氛

围。神仙道教图像与佛教图像的结合，反映了升仙与

往生佛国净土观念的并行或融合。[29]在当时人们的观

念中，神仙洞天与佛国净土或已混同，江苏南京、丹

阳及河南邓县南朝墓砖画把常见于佛教造像中的飞天

铭为“天人”，[30]而浙江余杭小衡山南朝墓砖画则

把同样的形象铭为“飞仙”。[31]再就是，该棺两侧板

上部还各雕刻两个窗框，每框内刻两个半身人像。汪

悦进认为窗框连接了两个时空，是从人间窥望仙境的

通道，其中的人物是墓主夫妇，既表达了升仙，也留

住了记忆。[32]巫鸿认为窗框中的人物是墓主的仆从。

[33]那么这一图像的象征性到底为何呢？笔者认为其表

现了进入天堂的墓主夫妇，表达了子孙希望先人夫妻

同在天堂的愿望。类似表现汉代已有，陕西绥德一些

画像石墓门横额中央屋宇中见有墓主夫妇像，旁边还

有骑鹿仙人，表现了升入仙境的墓主夫妇。[34]北魏佛

教造像碑亦见之，永安二年（529）乐陵太守李文迁等

人造像碑，其上线刻五座庑殿顶建筑，内均有像主，

并见“现身天宫”铭记，如“像主李文迁家口夫妻男

女现身天宫”，表达了像主往生天宫净土的愿望。[35]

总而言之，该棺两侧板上部图像融汇了道教与佛教的

极乐世界信仰，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天堂景象，表达

了时人对死后世界一种全新的理解和想象。

接着再看两侧棺板下部及两边图像，共雕刻10个

孝子故事，皆附榜题，背景为山林景致。左侧板5个，

题“丁兰事木母”“韩伯余母与丈和弱”“孝子郭巨

赐金一釜”“孝子闵子骞”“眉间赤妻”“眉间赤与

父报酬”；右侧板5个，题“孝孙弃父深山”“母欲煞

舜即得活”“老莱子年受百岁哭闷”“孝子董□与父

犊居”“孝子伯奇耶父”“孝子伯奇母赫儿”。关于

孝子故事榜题释读、内容情节、图像程序及其与《孝

子传》的关系，学者多有探讨，[36]不赘。在此尝试

讨论以下问题，即为何北魏一朝孝风大盛，孝子画像

大量涌现？石棺上的孝子画像是给谁看的？其创作意

图、功能和象征意义何在？孝子为何身处山林？

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古代中国维系宗族关

系的伦常，是稳固封建统治秩序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魏晋南北朝时代，《孝经》仍被奉为儒家圣典，甚至

成为开蒙必读本，很多人自幼诵习，如《南齐书·顾

欢传》说欢“八岁，诵《孝经》《诗》《论》。”[37]

《梁书·昭明太子萧统传》言太子“三岁受《孝经》

《论语》。”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

义。”[38]北魏林虑哀王元文墓志铭述其“五岁诵

《论》《孝》。”[39]甚至有人还要把《孝经》带

图4 净土变造像碑碑阴，南朝梁，6世纪早期，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
出土，四川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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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坟墓，如《晋书·皇甫谧传》

言其下葬时“平生之物，皆无自

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

道。”[40]《魏书·冯亮传》言亮

遗诫，“左手持板，右手执《孝

经》一卷。”[41]可见孝道思想根

深蒂固，是贵族和士人普遍的道德

崇尚。除作为文本的《孝经》外，

图像也是传播和弘扬孝道思想的重

要媒介。传统的殿堂孝子画像依

然存续。[42]另外，藩邸侯门还见

有《孝子图》绘本或画幅，《南

史·江夏王萧锋传》：“武帝时，

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

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

已。”[43]《南史·王慈传》言慈

“年八岁，外祖宋太宰江夏王义恭

迎之内斋，施宝物恣所取，慈取素

琴石砚及《孝子图》而已，义恭善

之。”[44]

考古材料显示，北魏孝子画

像遗存最为丰富和精彩，远远超过

同时代和前后王朝。这种现象表

明，孝道思想在北魏有着不同寻常

的意义。北魏迁洛以后，统治者采

取了一系列推行孝道思想的举措，

包括敕命把《孝经》翻译成鲜卑

语，[45]帝王亲自宣讲或命臣僚宣

讲《孝经》，[46]与之相应的是帝

王的谥号、年号，王子的名字都不

乏用“孝”字的，[47]甚至有藩王

迎合皇帝意愿奉献金字《孝经》。

[48]北魏政权倡导孝道思想怀有强

烈的政治目的，是其推行汉化的重

要策略，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同

中原王朝一样的宗族礼法制度， 从

而实现彻底汉化。[49]可见，北魏

孝风大盛，孝子画像大量涌现，是

统治集团强力推动的结果。

孝子图像进入墓葬是汉代以

来的传统，与此前不同的是，北

魏墓葬孝子图主要出现于棺椁或

棺床等葬具上。孝子图与丧葬产

生关联，其意义通常被理解为颂扬

墓主的道德品行，或彰显丧家晚辈

的孝行，或两者兼具。加藤直子认

为北魏葬具孝子图意在展现墓主人

的孝德，她说当时士大夫为维护自

身宗族名望，甚至将丧礼和墓葬作

为舞台，来展示自己的孝道。将孝

子传图和《孝经》放入墓中具有同

样的意义，是将自己乃至宗族的道

德昭显于世的一种手段。葬具是丧

礼中众目的焦点所在，其上的孝子

传图好像在向世人夸耀，墓主也拥

有与孝子传中人物相同的品德。若

同时出现墓主画像，则是对这种意

图的进一步强调。[50]林圣智认为

北魏葬具孝子图是子孙表达孝心，

克尽孝道的图像隐喻，是体现丧家

孝行的视觉表征。[51]说孝子传图

“既是死者家属所应效法的模范，

也是将葬礼中丧家的孝行看作是孝

子图的现世的体现。丧家通过孝子

图，表明自己对于死者不忘孝道，

另外，人们也可以看到，被称作孝

子的丧家正扮演着孝子传图中的角

色。”[52]罗丰认为“人们将丧葬

图像局限在孝子图上，显然是渴望

通过图像媒介，以彰显自身孝悌思

想，安抚死者亡灵。”[53] 郑岩也

持类似观点，并详细分析和阐释了

生者的观看行为和方式。[54]

不论是昭示墓主品德，还是

彰显丧家孝行，上述学者皆把葬具

孝子画像的观者指向了生者。就墓

葬绘画的观者，巫鸿的观点非常明

确，说：“中国墓葬文化不可动摇

的中心原则是‘藏’，即古人反复

强调的‘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

见也’。”在墓葬语境中，观看依

然存在，但“‘观看’的主体并非

是一个外在的观者，而是想象中

墓葬内部的死者灵魂。”[55]基于

此，邹清泉认为北魏葬具孝子画像

只有与墓主发生联系，才能实现其

意义，图像是以墓主为中心，而非

外在的观者。[56]巫鸿、邹清泉的

观点直接把葬具画像的观者引向了

墓主本人。

关于墓葬绘画的观者问题，

即墓葬绘画画给谁看，是近年来学

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本文无法回避

的问题。该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北魏

葬具孝子画像创作动机、意图的理

解，以及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揭示。

笔者不否认葬具孝子画像有

昭示墓主品德，彰显丧家孝行的

意图和效应，也认同入葬前生者

的观看行为，以及入圹后与墓主

的视觉关联。但在这些表象背后，

是否还潜藏着更深一层的象征性

呢？可以想见，进入天堂是每个逝

者的愿望，但佛教传入后，天堂、

地狱观念同时存在，这就意味着并

非人人都能进入天堂，进入天堂要

有前提和条件。生（升）天堂或入

地狱，取决于死者生前的道德，即

善、恶，以及由此导致的报应。

《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57]《抱

朴子内篇·微旨》：“然览诸道

戒，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

立功。”[58]《太真玉帝四极明科

经》：“善恶因缘，莫不有报，生

世施功布德，救度一切，身后化生

福堂。”[59]宗炳说:“厉妙行以希

天堂，谨五戒以远地狱。”[60]康

僧会言：“故行恶则有地狱长苦，

修善则有天宫永乐。”[61]北朝大

量佛教造像记也都表达了往生天

堂、远离地狱的祈愿。[62]可见，

儒、道、释三家就此具有共同一致

的价值标准。

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

传统文化中，“孝”是伦理道德

的最高标准，孝子无疑是善行的

典范、道德的楷模。魏晋南北朝

时代，这一道德价值得到社会普遍

认同，道教和佛教也都推崇孝。

《抱朴子内篇·对俗》：“欲求仙

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

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

长生也。”[63]《抱朴子内篇·微

旨》：“夫天高而听卑，物无不

鉴，行善不怠，必得吉报。羊公积

德布施，诣乎皓首，乃受天坠之

金。蔡顺至孝，感神应之。郭巨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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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为亲，而获铁券之重赐。”[64]

康僧会言：“夫明主以孝慈训世，

则赤乌翔而老人见；……善既有

瑞，恶亦如之。”[65]孙绰《喻道

论》：“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

专以劝孝为事，殷勤之旨可谓至

矣。”[66]如此，儒家的孝道思想

便与道教的长生升仙和佛教的往生

天堂思想结合在一起了。

在葬具上刻绘孝子画像，无

疑是在标榜和彰显逝者生前崇尚孝

道，具备孝慈善良的品德。[67]那

么其是否有资格进入天堂，是由谁

来裁判呢？上述天堂是由道教和佛

教建构的，那么裁判者自然是道教

和佛教中的神，如天曹、判官、司

命、司录、帝释、天王等。《太平

经》《真诰》《四天王经》《洛阳

伽蓝记》等道、释文献，以及《幽

明录》《冥祥记》等传奇小说中皆

见有诸神及使者察校人民，记录善

恶，启示天神的描绘。[68]由此可

见，在墓葬语境中除逝者外还存在

一个想象中的观者，即主宰墓主人

“命运”的天神。这样看来，石棺

孝子画像在不同时空中面对不同观

者，表达不同诉求。其中最重要的

观者应该是决定墓主人“命运”的

天神，最根本的诉求是逝者期望通

过其检阅许可，从而进入天堂。这

或许是石棺孝子画像创作深藏的动

机和意图，也是其功能和象征意义

的核心所在。

除孝子画像外，该棺两侧板

下部和两端出现有大面积的山林。

笔者认为其很可能是与道教和佛教

相关的图像隐喻。仙与山结缘于

汉代，是神仙思想的核心表征。

《释名·释长幼》：“老而不死

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

其制字人旁作山也。”[69]《说

文》：“仚，人在山上皃，从人

山。”[70]在魏晋南北朝道教信仰

中，要想成仙，必须入山，入山

修炼是成仙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

节。《抱朴子内篇》中多处谈到入

山修炼，其中《登涉》专讲入山之事。[71]此外，《列仙传》《神仙传》

中也见求仙者隐遁山林，仙化而去的故事。顾恺之《画云台山记》描述

的即天师张道陵于云台山试度弟子的道教山水画构思。佛教与山的关系

也很密切，山林禅修兴盛，名山佛寺林立，是中古文化一大景观。山林

也出现在早期佛经故事画中，如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

（425）佛教故事造像碑残石以及6世纪早期的净土变造像碑上均有山林

图5  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足挡画像（拓片）

图6  冯邕妻元氏墓志画像，北魏正光三年（522），河南洛阳出土，美国波士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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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致。但从宗教义理和实践看，中

古佛教与山林的关联，很可能受到

道教的影响。许里和说：“寺庙与

山林之间的密切关系是中国佛教的

一大特色。……这种风气无疑源

自道家。”[72]魏斌就此有详细讨

论，认为山林修道传统要早于山林

佛教，道教对神仙洞府的想像和山

岳神圣性的建构，对山林佛教产生

了相当的影响。并说山林佛教和道

教的发展，是六朝山水文化兴起和

繁荣不容忽视的推动力量。[73]因

此，笔者认为该棺两侧板山林景致

非单纯背景，其隐含着道教山林隐

逸和佛教山林禅修双重意象。

接着的问题是，孝子何以入

山？是一种视觉经营，还是一种意

义建构？上述石棺两侧板上部是一

方洞天和净土混融的天堂，且只有

品德高尚者才能上升，而道教的入

山修炼和佛教的山林参禅可以说是

通往天堂的重要实践。作为世俗道

德楷模的孝子入山，似被赋予了宗

教的神圣性，[74]反映了儒家思想

与道教和佛教信仰的融通，进而强

化了往生（升）天堂的象征意义。

此外，该棺两侧板中央还各雕

刻一个硕大的铺首衔环图案。其处

于外在观者视线的中心和焦点，位

置特别引人注目。铺首衔环通常是

门上的装饰，铺首造型凶狠狞厉，

故有镇宅作用。该棺铺首衔环虽然

没有装饰在门上，但其镇墓辟邪的

功能和象征性显而易见。[75]

最后来看该棺足挡图像，正

中为一硕大正面畏兽，上下为山石

树木，两侧有云纹（图5）。头挡

和侧板也出现有不同造型的畏兽。

畏兽常见于南北朝墓葬和石窟艺术

中。北魏冯邕妻元氏墓志上刻有18

个畏兽，皆附榜题，曰蛿蠄、拓

仰、攫天、拓远、乌擭、礔电、攫

撮、长舌、捔远、回光、啮石、擭

天、发走、挟石、挠撮、掣电、欢

憘、寿福（图6）。[76] “畏兽”

一词见于《山海经》郭璞注、《魏

书·乐志》。[77]关于畏兽图像的

渊源和功能，学界有不同认识。

[78]但无论如何，其出现于佛教石

窟中肯定是护法神，出现在墓葬中

自然是守护神。该棺足挡上的畏兽

与同时代石棺足挡上常见的武士御

玄武或神怪御玄武画像具有同样的

功能，即辟邪厌胜、守护墓主。 

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思想

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儒家思

想根深蒂固，而道教的勃兴，佛教

的繁荣，极大丰富了中国人的思

想和信仰世界。如陆威仪所言：

“佛教的兴起及其与道教的互相作

用，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宗教宇

宙观的几个特征。……汉代意象比

较模糊的死后世界被更为形象、更

具体的一层又一层的天堂和地狱所

取代；……佛教极大地丰富了中国

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它也从

根本上将灵魂世界道德化，……佛

教的一个简单化的愿景就是因果报

应，人的现世行为会决定他死后是

过得更好还是更坏，会上天堂还是

会下地狱，这在南北朝时期及之后

的时代成为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看

法。”[79]

儒、道、释三家既存纷争，

又有包容，彼此调和、相互融通构

成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旋律。《世说

新语·文学》载晋太尉王夷甫见名

士阮宣子，王问：“老、庄与圣教

同异？”阮答：“将无同。”[80]

孙 绰 《 喻 道 论 》 ： “ 周 、 孔 即

佛 ， 佛 即 周 、 孔 ， 盖 外 内 名 之

耳。”[81]主张儒、释一致。张融

《门律》：“道也与佛，逗极无

二；寂然不动，致本则同。”[82]

意在通源释、道。其时高僧、帝

王、名士周流三教蔚然风气，释

慧 远 “ 博 综 六 经 ， 尤 善 《 庄 》

《老》。”[83]言：“常以为道法

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

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

期则同。”[84]宗炳濡染三教，其

《明佛论》言：“是以孔、老、

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

也。”[85]梁武帝笃信佛法，尊崇

儒术，深谙《庄》《老》。孝文帝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

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

《老》，尤精释义。”[86]张融遗

令“左手执《孝经》《老子》，右

手执《小品》《法华经》。”[87]

可见，三教融通乃时代潮流。明尼

阿波利斯美术馆藏北魏石棺画像正

是儒、道、释和光同流思潮在墓葬

视觉文化中的反映。

图7  萨埵太子本生（局部），北魏，6世纪早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0452020.4  〉ART  RESEARCH 〉古代美术史

视觉表征及文化资源

5－6世纪的中国，南北互动，

中西交通，视觉艺术从内容到形式

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面貌为之一

新。就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北

魏石棺画像形式和视觉风格，奥村

伊九良、长广敏雄、巫鸿、汪悦进

皆有深入分析阐释。

奥村伊九良、长广敏雄详细

分析了棺两侧板画像风格样式。

奥村氏认为画中的场景和物像基

本都是罗列，之间缺乏关联，显

得很散，只有底部至两侧连绵的山

水起到连接作用。物像很容易被拆

解成一个个单元并重新组合，像是

不同画稿拼凑在一起的结果。画面

未充分考虑到物像之间的远近、大

小关系，仅仅是按照对称趋势进行

排列，显得很不自然。山石多呈圆

形，画法比较幼稚。孝子场景用树

木相隔，人物如同并排放置在台座

上的偶人，且组合都很雷同，完全

没有表现故事情节的意图。画像体

现为“古风样式”。[88]长广氏认

为画面上部由各种神灵、云气、忍

冬、远山构成的仙界，构图严密有

序。下部孝子传人物掩映于大片山

水树石场景中，以大树区隔。除床

榻外，其他物像并未遵循远近透视

法。山石树木似镶嵌入画，体现出

较强的装饰性，仅两侧多少透出些

远近透视感。[89]

巫鸿、汪悦进着重阐释了两

侧棺板画像的空间性。巫鸿认为

其强烈的三维效果使石头好像变

得透明了，展现了“二元”视角

的空间概念，非一般的线性透视原

理。下部由孝子和山林组成的画面

具有明显的纵深感。上部升仙图像

以富有节奏的线条统一画面，其仿

佛飘荡在二维画面上，没有丝毫的

深入或穿越。悬浮在中央的平面化

的铺首，给画面增添了一个新的视

觉层面，迫使观者把视线从虚幻世

界拉回现实。两侧的窗户引导观者

的视线“进入”石棺。[90]汪悦进

认为下部孝子故事画面体现出一种

空间的视错觉，包含基本的线性透

视原理。山石树木按一定比例依次

缩减，形成具有纵深感的背景，最

终使人联想到一个焦点。上部仙界

的描绘则未采用透视法。人间世界

显得极其稳定，而仙界显得非常动

荡，两者形成强烈反差，凸显了两

个世界的本质区别。中间的窗户连

接了两个世界。[91]

综合相关材料，笔者认为该

棺画像反映了6世纪早期绘画的总

体面貌，既不那么简单幼稚，也没

那么复杂深奥。画面虽然繁杂，

但整体仍有章法，非散乱无序，局

部拼凑组合感觉明显。山石树木

描绘尚不成熟，但基本脱去了装饰

性特征，山石多丘峦状，用笔圆

转，与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6世

纪早期净土变造像碑以及龙门宾阳

中洞萨埵太子本生故事浮雕中的山

石树木类似（图7）。画面具有一

定的空间感，但效果尚不显著。孝

子故事人物造型趋于格套化，且与

背景空间关系不甚明晰。其与纳尔

逊——阿特肯斯美术馆北魏孝子棺

作风完全不同，纳尔逊石棺山石形

态陡峭耸立，多用直线，“笔迹劲

利，如锥刀焉”，见“冰澌斧刃”

之端倪，空间营造自然流畅。风格

表明两者或前后关系，或出自不同

匠作系统。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石

棺与洛阳上窑村石棺（图8）、曹

连石棺、宁懋石室以及开封博物馆

石棺等北魏葬具画像风格类似，反

映了北魏洛阳时代葬具画像的主流

风格。前述其虽不能断定为元谧石

棺，但极可能是东园秘器，故可推

知这种风格或创自宫廷匠署。

北魏东园属将作大匠辖内，

司皇家及贵族陵墓营造事务。将作

大匠主皇家土木工程，包括宫殿、

陵墓、寺院、石窟营建及车舆制作

等，其属下画师和工匠兼不同营

造，署内粉本、画稿等资源可互通

共享。该棺画像中的天人、畏兽、

图8 画像石棺单侧板，北魏，6世纪早期，长224cm，高68cm，河南洛阳上窑村出土，洛阳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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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凤首尖拱门、莲花、忍冬与同时

期皇家营造的龙门石窟宾阳中洞、

莲花洞以及巩县石窟寺相关图像和

纹样非常相似。另据《魏书·礼

志》记载，太祖世“乾象辇：羽

葆，圆盖华虫，金鸡树羽，二十八

宿，天阶云罕，山林云气、仙圣贤

明、忠孝节义、游龙、飞凤、朱

雀、玄武、白虎、青龙、奇禽异兽

可以为饰者皆亦图焉。”[92]皇家

车辇还常见“金薄隐起”或“金银

隐起”。[93]其后孝文帝、孝明帝

又相继改正、完备车舆制度。可见

该棺与北魏皇家车辇画像内容和装

饰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该棺画像

所透出的繁杂拼凑现象由此或可理

解，其风格创自宫廷匠作亦由此可

明。

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是，上述

北魏洛阳时代宫廷匠作画像风格是

如何形成的？其文化和视觉资源从

何而来？就此似有两条线索可循，

一是中原北方汉晋以来的传统，二

是东晋南朝的影响。永嘉之乱，中

原汉晋文物制度残废不堪，所剩无

几，于北魏影响甚微。河西保存汉

晋旧制于平城尚有影响，在洛阳未

成气候。当时大量北方士族南渡，

中原文物制度转存江左，并发扬光

大。南北政治军事对峙，但使节交

聘频繁，贸易往来活跃，发达的江

南文化源源不断流向北方。故北

魏思想文化、视觉艺术的振兴与繁

荣，东晋南朝影响是为主导力量。

就南朝对北朝的影响，史学

界、考古界、艺术史界多有学者讨

论。陈寅恪从宏观制度层面论之，

认为由带有南朝背景的崔光、刘

芳、蒋少游、刘昶、王肃输入的南

朝前期，即宋、齐文物制度对北魏

太和时代新文化的开创及后续鼎盛

起到了重要作用。[94]此外，南朝

对北朝的强大影响还突出反映在佛

教信仰和造像样式上，如盛于南朝

宋、齐的无量寿净土信仰对北魏洛

阳时代佛教信仰和造像样式均产生

了重大影响。宿白说：“南方流行

无量寿佛像，不见于北魏都洛以前

之窟龛，云冈偶见之例，俱出迁洛

之后；龙门出现无量寿龛已属孝明

时期，且有与南方情况相同之无量

寿弥勒并奉之例。可见中原北方对

无量寿之崇敬并非植根于魏土，而

是六世纪初期以后，接受流行无量

寿信仰南方的影响。”[95]吉村怜

认为龙门石窟典型的“正光样式”

是模仿南朝的结果，还说龙门型天

人像，并非北魏创造，南齐就已出

现，后来影响到北魏并风靡洛阳，

这些样式皆来源于南朝中心建康。

[96]与此同时，来自南朝的净土信

仰和造像纹样也部分融入到了北魏

墓葬美术中。

回到墓葬美术，南朝对北朝的

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60年

代江苏丹阳发掘了三座南齐帝陵，

即胡桥仙塘湾建武元年（494）

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97]胡桥

金家村永泰元年（498）齐明帝萧

鸾兴安陵、[98]吴家村天监元年

（502）齐和帝萧宝融恭安陵。

[99]三陵墓室两壁砖画除竹林七

贤、卤簿仪仗图外，前段上层皆有

大幅仙人戏龙图和仙人戏虎图。仙

人位于龙虎前端，手持仙草等物，

作引导状。龙虎上方有捧炉鼎、捧

果盘、吹笙的天人。画面还散饰莲

花、祥云、忍冬等纹样（图9）。

砖侧见“大龙”“大虎”“天人”

等题铭。显然，这种图式融汇了道

教升仙思想和佛教净土信仰。学者

普遍认为其对北魏洛阳石棺画像乃

至整个北朝墓葬艺术产生了重要影

响。[100]曾布川宽认为其画样由

南齐宫廷画家绘制，并推测可能与

陆探微有关。[101]当时墓葬图像

亦见宫廷其他绘画和装饰素材的挪

用，《南齐书·舆服志》记载皇家

车辇饰金银花兽、攫天、狮子、

龙、虎、凤凰、云气等。[102]《南

史·齐本纪下》记载东昏侯萧宝卷

玉寿殿既画神仙，又绘七贤。[103]

南齐宫廷画师创造的图样是通过什

么渠道输入北魏的呢？这不禁让我

们联想到蒋少游的南齐之行。蒋少

游，《魏书》《北史》均列传，

《历代名画记》亦见记载，知其

“工书画，善画人物及雕刻”，

[104]太和十五年（491）假散骑侍

郎“副李彪使江南”。[105]可以想

见，时兼将作大匠且擅长画刻的蒋

少游，此次出使南齐，主要任务虽

图9  仙人戏虎图砖画（拓片），南朝齐永泰元年（498），长240cm，高94cm，江苏丹阳建山金家村齐明帝萧鸾兴安陵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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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考察宫殿规制，[106]势必也带回

了南齐宫廷匠署的艺术风尚，北魏

洛阳时代葬具画像主流风格的形成

很可能与蒋少游出使南齐有直接关

联。蒋少游出使南齐的意义不仅于

此，可以说对稍后北魏洛阳时代城

市、建筑、寺院、造像、墓葬等物

质文化和视觉文化新风气的开创做

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产生了重要

影响。

梁武帝朝是南朝最鼎盛和辉煌

的时期，“三四十年，斯为盛矣。

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107]

与此同时，北魏宣武、孝明朝也渐

入繁荣。这时南北交流活跃，墓葬

美术表现出极大的相似性。2013

年南京狮子冲发现两座萧梁大墓，

M1为中大通二年（530）昭明太子

见有双龙、莲花、畏兽[109]（图

11）。上述图像和纹样皆见于北

魏洛阳时代画像石葬具和墓志上，

如正光三年（522）冯邕妻元氏墓

志、正光五年（524）元谧墓志

（图12）、正光五年元昭墓志上的

畏兽、倒双龙、万岁、千秋画像与

南朝如出一辙。文献记载和出土画

像表明，其为东晋南朝传统毋庸置

疑。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记载

隋朝官本中存东晋画家王广的《畏

兽图》。[110]《抱朴子内篇·对

俗》亦见“千岁之鸟、万岁之禽”

的记载。[111]此外，类似图像见于

江苏镇江东晋隆安二年（398）墓

画像砖。[112]可以认为，南朝梁武

帝时代的墓葬美术继续启导和影响

着北魏墓葬美术的风气。

宛洛地区和长江中游汉水流域

历年来也发现不少南朝画像砖墓，

年代多属齐、梁间，如河南邓县学

庄墓、[113]湖北襄阳贾家冲墓、

[114]襄阳麒麟清水沟墓。[115]墓

中画像砖见四神、骑龙乘虎仙人、

凤凰、万岁、千秋、天人、畏兽、

孝子故事、莲花、忍冬等，融儒、

道、释思想内涵，兼具南北因素，

南朝风气更为显著。就邓县学庄墓

而言，杨泓认为其视觉因素在北魏

太和以后的石窟、墓葬中皆可见

到，示意后者受到前者影响。[116]

宿白亦说：“该墓画像砖中表现的

丧葬习俗、孝子故事、天人姿态以

及墓中所出陶俑的种类和造型，都

与北魏晚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内容和

形象极为相似。反映出齐梁时期宛

洛一带和汉水一线，不仅是南北时

有军事冲突的区域，同时又是南北

文化交流、主要是北朝向南朝学习

的重要区域。”[117]笔者认为邓县

和襄阳地处南北交通要冲，对南北

交流肯定有积极作用和影响，但北

魏洛阳时代视觉文化新风气的鼎革

开创，其核心和主导力量非来自上

述两地。南朝齐、梁文化对北魏的

影响主要是通过官方使节交往等形

图11  石碑画像（碑额之阴拓片、碑侧），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江苏南京临川靖惠王萧
宏墓

图10 石门楣画像（线摹图），南朝梁普通七年（526），江苏南京狮子冲昭明太子萧统母丁贵嫔
宁陵。图见注108发掘简报，左骏绘图

萧统安陵，M2为普通七年（526）

太子生母丁贵嫔宁陵。[108]M1墓

室砖画内容和风格与上述三座南齐

帝陵类似。M2墓室两壁上部见持

节天人、莲花、蔓草、祥云等，推

测可能是仙人戏龙和仙人戏虎图局

部。两墓均见“龙”“虎”“朱

鸟”“玄武”“天人”等大量图像

砖铭。再者，两墓石门门柱和门

楣饰有丰富精美的线刻画，见有仙

人骑龙、仙人乘凤、畏兽、万岁、

千秋以及宝珠、莲花、蔓草、祥云

等图像纹样（图10）。此外，南

京梁天监十七年（518）安成康王

萧秀墓、普通三年（522）始兴忠

武王萧憺墓、普通四年（523）吴

平忠侯萧景墓、普通七年（526）

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石碑或石柱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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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直接输自首都建康。 

再者，具体到孝子图而言，

东晋南朝名家不乏创作。《历代名

画记》记载见东晋至南朝宋谢稚

《孝子图》《孝经图》，南齐范怀

珍《孝子屏风》，南齐戴蜀《孝子

图》。[118]《贞观公私画史》记载

隋朝官本中尚存东晋至南朝宋谢稚

《孝经图》和南朝宋范怀贤《孝子

屏风》一卷，[119]而北朝则未见

任何记载。山西大同北魏太和八年

（484）司马金龙墓孝子列女图漆

屏风，带有明显的江南画风，说明

其或直接输自南朝，或依据南朝粉

本绘制。[120]北魏洛阳时代画像石

葬具孝子故事人物造型皆为“秀骨

清像”样式，说明画工或依据了来

自南朝宋、齐的粉本，或受到南朝

画风的影响。

北魏效仿南朝文化可谓用心

之极，但有一个现象却令人不解，

那就是南朝帝陵及贵族墓标配的竹

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为何不见于北

魏洛阳墓葬，取而代之的则是孝子

图？前述孝道思想于北魏有着特殊

意义，是北魏政权汉化政策强力推

动之结果，带有强烈的政治宣示意

图，故孝子图进入墓葬完全可以理

解。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出现

在东晋南朝墓葬中，也有其强大

的思想文化动力，同样可以理解。

[121]然而就现有材料看，令人困惑

的是，为何建康高等级墓葬中绝不

见孝子画像，洛阳高等级墓葬中绝

没有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这就

显得非同寻常且耐人寻味了。由此

或可引出另一个议题，留待后续讨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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